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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观测结果将会引发科学界对伽马暴能量注入、

光子吸收、粒子加速等机制的深入探讨。

除了余晖在极早期阶段的上升，“拉索”还看

到了余晖在 700 s后出现了快速下降，这一现象被

认为是我们看到了喷流的边缘。以前天文学家也

观测到了很多相关的实验证据，但是这些现象往

往都出现在几个小时之后。“拉索”的这次观测，

是人们第一次在数百秒时就看到了余晖的光变拐

折，这对我们理解喷流及其产生机制有巨大的帮

助。光变拐折曲线可以解释为爆炸后的抛射物是

喷流状的结构，当辐射张角扩展到喷流的边缘时

造成亮度快速下降。由于这个亮度转折发生时间

极早，由此测出喷流的张角也极小，仅 0.8°。这

是迄今知道的最小张角的喷流，意味着观测到的

实际上是一个典型内亮外暗喷流的最明亮的核心。

正是由于观测者碰巧正对着喷流最明亮的核心，

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伽马射线暴是历史上最

亮的。在这个事件持续的十分钟内，“拉索”记录

到的光子数超过了过去几年对“标准烛光”蟹状

星云的观测积累。如果把选择条件降低，测量到

的伽马光子数甚至可以达到 10万。对比同能区其

他实验装置，甚至是专门设计来追踪伽马暴的设

备，它们测到的光子数目仅在千个以下的水平，

且都只测到了爆炸过后60 s以后的余晖。

鉴于此次爆发千年不遇的稀缺性，这个观测

结果预期将在今后几十甚至上百年内保持最佳。

凭借对上万个伽马暴的观测，科学家们已经建立

了似乎完美的理论模型，甚至于对它深信不疑了。

“拉索”实现了其他实验未能达到的高能量波段光

变过程的教科书式的完整观测，对理论模型的精

确检验提供了实验基础。

截至目前，本次伽马暴爆炸事件还有其他的

许多新发现，科学家们还在不懈地深耕“拉索”

的数据，力图揭示更多的奥秘，敬请等待“拉索”

的后续数据分析成果。

2 实验背景介绍

伽马暴是宇宙大爆炸之后最剧烈的天体爆炸

现象，是指来自天空中某一方向的伽马射线突然

增强的闪烁现象。最初是 1967年由用于监测核试

验的Vela卫星发现的[8]。从发现以来，伽马暴一直

是天体物理学家关注的热点。在观测时间上伽马

暴短至千分之一秒，长则数小时。短时间的伽马

暴是由两颗邻近的致密星体(黑洞或中子星)并合产

生，而长时间的伽马暴是由巨大恒星(超级恒星)在

燃料耗尽时塌缩爆炸产生。拥有非热形态的拐折

幂律谱，光变曲线复杂且具备快速变化，有着不

规则的多脉冲形态。一次伽马暴释放的各向同性

辐射能可以达到约1053 erg的量级，甚至更高。

图3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的构成与布局

图2 “拉索”探测伽马射线暴(GRB221009A)艺术图(由中

国科学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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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索”于 2021年 7月建成并全部投入运行，

采用通用的国际合作模式，实现设施平台与观测

数据的开放共享。目前，已有 32个国内外天体物

理研究机构成为“拉索”的国际合作组成员单位，

成员约280人。

“拉索”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海子山，平均海拔

4410 m，占地面积约1.36平方公里。“拉索”由三

个阵列组成：5216个电磁粒子探测器与 1188个缪

子探测器联合构成的 1平方公里的地面簇射粒子

探测器阵列 (KM2A)、 3120 个探测单元构成的

78000 m2的水切连科夫探测器阵列(WCDA)、18

台望远镜构成的广角切连科夫望远镜阵列

(WFCTA)，可以宽波段、多手段地测量来自于高

能天体的伽马射线和宇宙线，开展天体物理等方

面的研究，图3是“拉索”的构成与布局图。

本次观测成果主要由其中的水切连科夫探测

器阵列提供，探测示意图如图 4所示。该探测器

利用 36 万吨纯净水作为介质，通过水底放置的

6240支不同尺寸的光敏探头，测量伽马射线或宇

宙线在大气层中运动与作用过程的次级产物如低

能伽马光子、正负电子等，它们会在水中产生切

连科夫光信号。该阵列对伽马射线的观测能量范

围跨域两个量级，在千亿电子伏特到十万亿电子

伏特之间，且具有宽视场、全天候的特点，对伽

马暴这样的突发天体现象的捕捉式观测具有突出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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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水切连科夫探测器阵列示意图。整个装置由 3 个大型水池构成，分别标志成 150×150 m2的 WCDA-1 和 WCDA-2(a)，300×

110 m2 WCDA-3(b)，三个水池的有效水深为 4.5 m；(c，d)利用黑色隔光帘每 25 m2组成一个探测单元，在每个探测单元的底部放置

两个光敏探头(光电倍增管，PMT)，其中WCDA-1是 8英寸和 1.5英寸的组合，WCDA-2和WCDA-3是 20英寸和 3英寸的组合，共

计有6240个光敏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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